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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入金诗人的生存状态和金初诗歌

杨晓彩 查洪德

摘 要 学界认为，金初诗坛的代表诗人是由宋入金的宇文虚中、吴激等，他们诗中浓

重的故国之思和漂泊之感，被认为是金初诗的基调。但当我们着眼金初总体诗作，就会发现

那类诗只是南宋使金被留诗人的部分作品。其他大量诗人诗作，多因个人遭际而发，更多关

乎诗人个体的生存状况，与宋金易代、故国旧君无关。把宇文虚中等人表现故国之思的作品

作为金初诗的代表，可以说是以偏概全。这寥寥数人的作品，不足以反映一个时代文人的心

灵情绪。大量的金初诗人诗作，都是抒写自己的人生感受：或描写生活场景，或关注四时花

草，或歌咏饮酒和归隐。金初诗整体的面貌，是个人化和生活化的白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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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金诗研究的成就极可称道，周惠泉、张晶、胡传志等人的学术贡献令人钦佩。其中金初

诗也极受研究者关注。文学史研究界为我们描述了“借才异代”开创的金初诗坛，为金诗发展奠定了高

起点。

不过，有一些基本问题还需要思考。元初徐世隆《遗山集序》谈金诗正派之传说：“尝评金百年以

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贞祐、正大则礼部赵公，北渡则遗山先生一人而

已。”[1]（P1252）为什么不谈金初呢？大约在他看来，金初还没有代表性的诗人，有成就的诗人都是由宋
入金，还不能算作金人。元好问对此有明言，其《中州集》卷一蔡珪小传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

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2]（P33）这种看法也被后人
认可，清人陶玉禾在《金诗选》例言中有明确表达：“宇文虚中叔通、吴激彦高、蔡松年伯坚、高士谈子文

辈，楚材晋用，本皆宋人，犹是南渡派别。至赵秉文、杨云翼、党怀英、王庭筠主盟风雅，提倡后学，始得自

为一代之音。”[3]按说叙述金诗发展史，金初不能不讲，何况金初诗坛并不寂寞。20 世纪的研究者借用清
人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借才异代”说，以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为这一时期代表性诗人，他们的创

作，形成了金初诗坛写乡国之思、羁旅之愁的主体内容，以及兴亡之叹、漂泊之感，形成悲凉、低徊的主基

调 [4]（P70-81）。但当我们打开《全金诗》从头依次读来，得到的感觉却大不相同。可以这么说，宇文虚
中、吴激等南宋使者，使金被留而不得归，以诗表达故国之思和羁旅漂泊的悲凉，不代表金初诗的主体风

格。原因很明显：第一，他们是使金被留的宋人，在金初诗人中，他们是极少数。被文学史研究者标举出

的诗作，即表现出强烈故国之思的诗作，在他们诗中也只是一部分。不管是诗人还是诗作，这类作品在

整个金初诗坛，占比极小。即使其成就高，也不能作为金初诗的代表。第二，尽管他们在金生活多年，尽

管有的仕金甚至为高官（也有的坚持不仕），但在他们心中和别人眼里，他们始终是宋人而不是金人，与

金初其他诗人有着不同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他们的诗作，即使属于金诗，也只能是金初诗的另类与

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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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认定金初诗的代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眼光，可能有不同的选择。这让

我们想到文学史家李长之论选本的话，他说：“选本的取去标准只有两个，一是文学批评的，一是文学史

的。”“如果从文学批评的眼光出发，一个选本当力求其精，所选的应该全是完整之作，——至少从选的人
的眼光看是如此。如果从文学史的眼光出发，一个选本当力求其代表的意义，所谓代表的意义是：代表某

一作家，代表某一时代、代表某一种文学的体裁的演化之迹。”“如果一种选本是基于文学史，那么像王梵

志那样俗恶的作品便不能不选，像吴文英那样扭扭捏捏的作品也不能不选……既讲文学史，就不能管我

们喜欢不喜欢，我们只能管这种作品在时代上的意义”“反之，如果一种选本是基于文学批评的，我们尽

可以只选第一流的作品，也不必管‘地盘’分得匀不匀，屈原和陶潜的作品几乎可以全收上，这是为欣赏。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没写出什么好诗……我们大可不登他的只字。”[5]（P422-423）由此反观金初诗坛，宇
文虚中的诗写得好，按李长之的说法，他也不具备代表性。我们讲金初诗史，不是作金初诗的鉴赏，他就

难以作为金初诗的代表。

以文学史的眼光看，也会有不同关注：是关注诗歌艺术发展的历史，还是关注一个时代文人心灵的

历史，一个时代情绪的历史？由一个时代的诗歌，去认识一个时代的人心与情绪，把握一个时代文人的

心理状态和生活状态，这应该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目的。如果我们关注的是诗歌艺术发展的历史，我们

可以用一个时代成就最高的诗人和他们最具艺术价值的作品，去认识一个时代的诗歌成就。如果关注一

个时代人们的心灵情绪，那就应该关注一个时代总体的诗作，由此概括出一个时代的诗坛风貌。毫无疑

问，文学史是心灵情绪的历史，文学史的研究必须更加关注后者。

以这样的眼光回观金初诗坛，会得出这样的基本认识：金初诗坛，乃众派汇流而成。有由辽入金文

人，有由宋入金文人。由辽入金的，有降金、辽亡入金，还有辽末入宋，金时理索北还的。但总的说，这几

类人的心理与生活状态区别不大。由宋入金文人，情况要复杂得多，有兵败降金的，有所居之地为金所

有而为金人的，有经刘豫伪齐归金的，甚至有主动投金或亡命入金的。在这几类之外，有几位是使金被

留诗人，其中最著者是宇文虚中和吴激。他们诗歌的内容和表达的情绪，都明显不同于前几类。尽管他

们诗作成就很高，却不能作为金初诗坛的代表。

所以，认识金初诗坛，把握金初诗风，还需要对金初诗坛作整体观，需要对众派汇流的各派作具体考

察。金之初年，金廷无暇于文，诗坛处在自由生长状态。各类人汇集，各自自由抒写着自己的人生感受，

不同人的生存状态不同，发出的声音也各不相同，众音杂陈，并无主旋律。总的看来，朝代的更迭，兴亡

的震撼，在金初诗中表现并不突出、并不强烈。

一、金初诗人的多源构成与多样的生存状态

金初诗坛始于金太祖收国元年，至海陵王正隆末年（1115-1160）。据现存文献统计，这 46 年中有
40 多位有诗存世的诗人。这些诗人主要由辽入金文人和由宋入金文人两部分组成，此外还有为数不多
的女真族诗人。其中由宋入金文人约有 31 人，他们情况相对复杂，入金方式不同，心理与生存状态也不
同。为便于讨论，根据入金情况，可以把由宋入金文人分为以下四类。

（一）降金文人

这类人入金后仕途艰难，多向往或直接隐居。

降金诗人主要包括兵败降金、随主官降金、地陷入金三种。据《全金诗》统计，兵败降金的有杜充、

傅慎微；随主官降金的有高士谈、蔡松年；地陷入金的是姚孝锡、赵晦、李之翰。此外还有亡命入金的施

宜生和入金求仕的刘著。共计 9 人，约占由宋入金诗人总数的 29%。
大部分降金诗人在金生活得不容易，金统治者对他们不信任。他们在金仕途艰辛，失意中多向往或

者直接隐居。在他们作品中看不到国灭易代的伤痛。

先看杜充。杜充仕金，备受猜疑。《宋史》记载，“绍兴二年……其副使胡景山诬充阴通朝廷（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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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指南宋）。粘罕下充吏，炮掠备至，不服，释之。因问充曰：‘汝欲复归南朝耶？’充曰：‘元帅敢归，充不

敢也。’粘罕哂之。”[6]（P13811）杜充备受金统治者猜疑。还有高士谈，竟因藏书多受牵连而被杀，成为
受统治者猜疑的典型案例。即使任高官的蔡松年，也难逃统治者的猜疑：

初，海陵爱宋使人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及孙道夫贺正隆三年正旦，入见，山呼声不类

往年来者。道夫退，海陵谓宰臣曰:“宋人知我使神卫军习其声，此必蔡松年、胡砺泄之。”松年
惶恐对曰:“臣若怀此心，便当族灭。”[7]（P2716）

蔡松年惶恐低眉，甚至“身宠神已辱”。此中痛苦与感慨在他的诗中时时有所流露：“懦微莫如我，往往从

险艰。譬之驱山糜，八銮困天闲。岂惟物违性，成功亦良难”（《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颍上，对新月独酌十三首》），

忧愤而又无奈。他的《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颍上，对新月独酌十三首》诗从不同角度反反复复地表达其

“难”“险艰”的处境，这可作为所有降金诗人生存状态的描写。有的降金宋人因陷入官场党争而仕途坎

坷，皇统七年，李之翰“因陷田瑴党籍案除名，流徙上京”[8]（P124）。
当然，也有例外，傅慎微在金赈济民众，深得人心。“陕西大旱，饥死者十七八，以慎微为京兆、鄜延、

环庆三路经济使，许以便宜。慎微募民入粟，得二十余万石，立养济院饲饿者，全活甚众。改同知京兆尹，

权陕西诸路转运使。复修三白、龙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种，贷牛及种子以济之，民赖其利。”[7]（P2763）
但也曾因“忤用事者”而遭遇凶险。

还有部分降金诗人无意于仕途，归隐林泉，过着闲适宁静的生活，姚孝锡即如此。王寂《姚君哀词》

说道：

公讳孝锡，字仲纯，安丰人也。宋宣和甲辰举进士第。调代州兵曹。弹冠振衣，方有志于

行道。居亡何，雁门失守，主将以城降。当时官属昼夕股栗，谋所以生。公投床大鼾，绝不以经

意。人或问之，公曰：“死生天也，夫何惧之有？”士大夫以此多之。皇朝奄有，起公为五台主簿。

未几移疾，盖不复有意于世矣。林泉佳处，杖屦时一徜徉乎其间。[9]（P73）

不管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史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事实是，在易代之际，不以朝代更迭为意者，其实很

多。像姚孝锡这样的人，金代宋，没有改天换地的感觉，生活依然继续。诗中也找不到朝代更迭对其心理

的影响，相反，如其《柳溪别墅》诗“安车随意饱甘肥，晚食徐行理亦齐。山市日高人未集，柴门客至鸟先

啼。溪桥散望携筇渡，野寺牵吟信笔题。容膝易安聊自适，瓮天闲看舞醯鸡”。多写随意闲适的村居生活。

降金诗人如此，经刘豫伪齐入金、在金重取科名者更是如此，大部分诗人都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关注时

令物候，景物变化。

（二）经刘豫伪齐入金文人

这些人在金生活平稳闲适。

这类包括刘豫本人、朱之才、马定国以及与马定国为师友六人的释可道、鲜于可、高鲲化、王景徽、吴

縯、张子羽和祝简、张孝纯、孔彥舟等，共 12 人，约占由宋入金诗人总人数的 39%。他们大多在宋不得
志，入金后生存状况反倒有所改观。

齐王刘豫在宋时，“山东盗贼满野，豫欲得江南一郡，宰相不与，忿忿而去。挞懒攻济南，有关胜者，

济南骁将也，屡出城拒战，豫遂杀关胜出降。遂为京东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都总

管，节制河外诸军”[7]（P1759）。可见刘豫入金是由于在宋不得志，主动杀将降金，他入金即仕，出任高
官，并于金天会八年（1130）出任齐王，“以镇南服，如张邦昌者”[7]（P1760）。在齐王任上，为金出谋划
策，甚是用力。总体看来，刘豫在金还算得偿所愿。伪齐也确实吸收了大量宋人，其中以马定国、张孝纯

等人为代表。

马定国“自少志趣不群”，但在宋却因“题诗酒家壁，坐讥讪得罪，亦因以知名”，后“以诗撼齐王豫，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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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授监察御史”[7]（P2719）。以马定国仕伪齐的始末来看，颇与刘豫相似，在宋不得志，因此入金或
入伪齐成为他们的可选之项。马定国凭借突出的诗名才气，在伪齐入仕。

张孝纯则稍有不同，“金兵围太原，孝纯坚守逾年，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城破被执，囚归云中，遂

降金”。他入金并成为伪齐宰相实属不得已，并于“（天会）十五年，尝书伪齐谋宋十事，密报于宋”[8]

（P118-119），尽管如此，齐废后，张孝纯为汴京行台左丞相。
其他人，或以诗名闻于世，或在金任职。因相关文献记载相对较少，无从细考其在金的情况，但整体

而言，经伪齐入金的诗人，在金基本得以遂志，生活相对安稳闲适。这在他们的诗歌中反映出来。

（三）在金重取科名者

这些人在金多仕途畅达。

这一类有赵悫、晁会、孙九鼎及其弟孙九畤、孙九亿，以及王竞（入金情况不明，姑归此类下。在金仕

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共 6 人，约占由宋入金诗人总人数的 19%。
除王竞外，其他几人正史中没有相关传记，《中州集》的作者小传载，赵悫“国初登科，仕至同知南京

路转运使事”[2]（P406）；晁会“以兴平军节度副使致仕”，“诗号《泫水集》。《虞乡县斋》云：‘官况薄于重
榨酒，瓜期近似欲残棋。’《王官谷》云：‘烟藏芳树远，云补断山齐。’乡人至今传之”[2]（P399）；孙九鼎
“弟九畴、亿，俱有时名。三人同榜登科。吴彦髙赠国镇诗云：‘孙郎有重名，谈笑取公卿。清庙瑟三叹，斋

房芝九茎。’其为名流所称道如此。中州文派，先生指授之功为多”[2]（P75）。王竞不仅在任上有谋有略，
颇有政绩，“入国朝，除大宁令，历宝胜盐官，转河内令。时岁饥盗起，竞设方略以购贼，不数月尽得之。夏

秋之交，沁水泛溢，岁发民筑堤，豪民猾吏因缘为奸，竞核实之，减费几半”[7]（P2722），才能得到充分展
示，“竞博学而能文，善草隶书，工大字，两都宫殿牓题皆竞所书，士林推为第一云”[7]（P2723）。这部分
人仕途顺畅，诗歌内容多写景咏物，没有明显寄寓。

以上三类，是由宋入金诗人的主体。他们对北宋覆亡，没有切肤之痛，当然其诗歌中也不会有一代

之痛。

（四）使金被留不遣者

这是由宋入金诗人的另类。他们在金身份尴尬，生存也极艰难。

使金被留不遣，有仕金与不仕金之别。仕金的诗人，主要有宇文虚中、吴激、司马朴等人，其中司马

朴今存诗没有作于金的，故不论。不仕金的诗人，影响最大的是洪皓，但文学史研究者一般还视其为宋

人。此外主要有滕茂实、朱弁等人。因此，使金被留不遣有诗流传者只有 4 人。
使金被留不遣诗人念念不忘宋朝故国，苦中作乐。仕金诗人因欲报旧国而得不到金人完全接纳；不

仕金诗人则守节不屈，忧愤成疾。他们努力适应在金的生活，入乡随俗，继而随遇而安。

宇文虚中仕金为高官，但内心一直很矛盾。一方面他虽然仕金，但却是屈志存身，内心欲有所作为

以报旧国，“跛曳伤行役，光华误主恩。未甘迟暮景，伏枥意犹存”（《安定道中》）。而且他在行动中也确实

如此，“金人每欲南侵，虚中以费财劳人，远征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国”[6]（P11528）的理由阻止其行
动；另一方面，他毕竟已经出仕金朝，参与制定礼乐典章制度。在特定的场合，还颂扬金朝万家升平的清

明景象，“枹鼓无声讼狱空，欢谣击壤万家同。时人共解班春意，兵寝刑清第一功”（《灯碑五首》其五）。但

是在政治上走中间路线是永远行不通的，宇文虚中不但得不到南宋的信任，金人也没有完全接纳他：

虚中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直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虚中尝撰宫

殿牓署，本皆嘉美之名，恶虚中者擿其字以为谤讪朝廷，由是媒蘖以成其罪矣。六年二月，唐

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诏有司鞫治无状，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虚中曰：“死

自吾分。至于图籍，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岂亦反耶。”有司承顺风旨

并杀士谈，至今冤之。[7]（P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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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虚中最后死于莫须有的罪名。

仕金诗人吴激的心情和处境，在《秋夜》中写得很清楚：“岂有涓埃补圣明，强扶衰病厕豪英。夜窗

灯火青相对，晓镜髭须白几茎。年去年来还似梦，江南江北若有情。”不仅语气谦卑而恭敬，更重要的是

“强扶衰病”暗含了吴激仕金的身不由己和无奈勉强。“夜窗灯火青相对，晓镜髭须白几茎”则写他任上孤

独煎熬，处境艰难。后两句强调江南故乡令人梦魂牵绕，难以拂去。诗歌虽写得较为含蓄，但吴激仕金后

的难言之隐很容易感受得到。

不仕金诗人矢志忠于旧朝，在金生活困顿，心情忧愤。滕茂实靖康元年与路允迪出使金议三镇，被

留。闻钦宗将至代州，自为哀词，且篆“宋工部侍郎滕茂实墓”九字。钦宗及郊，滕茂实拜伏号泣，请从钦

宗共行，金人不许。其后允迪、彦通南归，茂实留雁门，忧愤成疾而卒。独自在金的滕茂实生活窘迫，心情

郁闷，饱受国破家残之苦，“流离念窘束，坐阅四序迁。同来悉言归，我独留塞垣。形影自相吊，国破家亦

残。呼天竟不闻，痛甚伤肺肝。相逢老兄弟，悼叹安得欢”，字字饱含血和泪。但他置生死于度外，一心为

宋，“况我禄数世，一死何足论。远或死江海，近或死朝昏。敛我不须衣，裹尸以黄幡。题作宋臣墓，篆字

当深刊”（《临终诗并序》）。可谓矢志忠于旧朝，刻刻不忘。十月初十日宋徽宗诞辰，滕茂实作《天宁节有

感》：“节临重十庆天宁，古殿焚香祝帝龄。身在北方金佛刹，眼看南极老人星。千官花覆常陪燕，万里云

遥阻在廷。松柏满山聊献寿，小臣孤操亦青青。”虽然生活极度艰难，但他依然焚香祝帝龄，坚守节操，感

情深沉激烈。

同样置生死于度外且生活艰难的还有朱弁，“以通问见留，命以官，托目疾固辞。猝然以锥刺之，而不

为瞬”[2]（P514）。朱弁拒绝仕金，守节不屈，“仗节功奚在，捐躯志未闲。不知垂老眼，何日睹龙颜”（《有
感》）。他鄙视仕金的宇文虚中，有诗题云《李任道编録济阳公文章，与仆鄙制合为一集，且以云馆二星名

之。仆何人也，乃使与公抗衡，独不虑公是非者纷纭于异日乎！因作诗题于集后，俾知吾心者不吾过也。

庚申六月丙辰江东朱弁书》，托不敢与宇文虚中齐名，实则耻于与之见比，并且特意强调江东朱弁，以示

其坚定不移之志。同时，朱弁生活艰辛，体弱多病，惆怅满怀，“病骨怯风露，愁怀厌甲兵”（《十七夜对月》），

希望战争早日平息，“兵革何年息，乾坤此夜愁。殊乡两行泪，骚屑洒清秋”（《客夜》），浓郁的思乡愁绪扑

面而来。

尽管使金被留不遣的诗人深切地怀念宋朝故国、思念江南故乡，但这只是他们被留生活的一面。随

着羁留时间的延长，这些诗人不得不面对在金的生活，努力适应。他们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这些变化。

吴激就有诗言：“诗人未必皆憔悴，世事从来有折磨。列坐流觞能几日，谁知对酒爱新鹅。”（《过南湖偶成》）

人不可能一味地痛苦，尝试正常的生活，发现生活的乐趣，也是人之常情，吴激、宇文虚中如此，滕茂

实、朱弁亦然。这正是使金被留诗人真实生活的另一面，正因为如此，写日常生活才成为他们诗歌的主

要内容。

此外，与由宋入金文人不同，由辽入金文人虽然入金方式不完全一样，但他们基本上都认同金政权，

降金诗人左企弓、虞仲文等在金受到接纳和重用；辽亡入金诗人张通古、任熊祥、王枢等人在金先后任

职；辽末入宋，金索还的张斛、周金等人诗中也反复抒写了在宋时的思归之苦、乡关之望，北人仕南，思念

与渴望北方家园，北方政权。由辽入金文人的心理与生活状态区别不大。

二、金初诗歌主题的个人化

金初诗歌表达入金宋人亡国之痛和乡思羁愁的诗人和诗作都是极少数，朝代的更迭，兴亡的震撼，

在金初诗中表现得并不突出。相反，入金文人更多表达个体的情感，抒写个人的心灵。

（一）抒发个体的思乡情感

降金诗人在诗中确实抒发了思乡情感，但大部分诗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取向，与古今怀乡思归之情没

有区别，其情感是个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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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金诗人刘著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流离失所之苦，所以他的诗中真实地记录了战乱与漂泊，抒发

了浓郁的羁旅愁情。“羽檄中原满，萍流四海间……奇祸心如折，羁愁鬓已斑。楚累千万亿，知有几人

还”（《出榆关》）；“世乱伤心青眼旧，天涯流泪白云飞。羁愁只忆中山酒，贫病长悬子夏衣”（《次韵彦髙暮春

书事》）。

乡关之思也是刘著诗歌的主要内容。《闻雁》：“千里寒云卷朔风，当轩月午雁书空。烦君为报江南

客，憔悴辽东更向东。”托雁传书，写尽江南客思乡之情。《送客亭》：“十年羁旅鬓成丝，千里淮山信息稀。

送尽长亭短亭客，且看庄舄几时归。”随着岁月流逝，刘著乡关之思有增无减。但其感情，是个人化的，并

非为故国而发。

高士谈被视为金初诗坛“借才异代”的重要人物，也是金初诗坛南方诗人流落北方，使北方诗坛充满

南人的乡思客愁的主将之一。他的诗中，确实充满乡思客愁。但他与宇文虚中不同，宇文诗中是乡愁兼

国难，显示出作为南宋使节对国家的忠贞，具有明显的政治取向。而高士谈的乡思，直观地看，就是个人

的乡思，归乡是个人的意愿，多是“酒阑思故乡，相顾空叹息”（《梨花》），“自叹不如华表鹤，故乡常在白云

中”（《晚登辽海亭》），纯粹的归乡心愿，没有明显政治寓意。《秋晚书怀》同样如此，“肃肃霜秋晚，荒荒塞

日斜。老松经岁叶，寒菊过时花。天阔愁孤鸟，江流悯断槎。有巢相唤急，独立羡归鸦”，尾联“羡归鸦”写

人不如物，含蓄巧妙地写出想要归乡的愿望。

唯一可引发旧国联想的是《棣棠》：“闲庭随分占年芳，袅袅青枝淡淡香。流落孤臣那忍看，十分深

似御袍黄。”但是，高士谈也有被牵连入罪表白心迹的诗《丙寅刑部中二首》：“世事邯郸枕，归心渭上舟。

衅来无朕兆，意外得俘囚。忠信天堪仗，清明泽自流。藜羮犹火食，永愧绝粮丘。”所谓“忠信”，当然是对

金廷的无二心。这看似矛盾，其实也符合高士谈降金的身份与心理。在情感上，可能高士谈更怀念宋朝

故国，但是在理性上，特别是在入罪的非常时期，高士谈可能更需要对金廷表白忠信之心。人是复杂的

动物，人的理性和情感多数情况下也更呈复杂性和矛盾性。

他写乡思，写羁愁，都是淡淡的，在淡淡中显深挚。如《风雨宿江上》：“风雨萧萧作暮寒，半晴烟霭

有无间。残红一抹沉天日，湿翠千重隔岸山。短发不羞黄叶乱，寸心常羡白鸥闲。涛声午夜喧孤枕，梦入

潇湘落木湾。”只是思乡，只是一己的乡愁客梦，无关时事，更感受不到天地翻覆、山河易主的震荡。

萦绕心头的乡愁客思，只能淡淡地点到为止，即使就像阮籍一样“夜中不能寐”。高士谈亦有诗《不

眠》：“不眠披短褐，曳仗出门行。月近中秋白，风从半夜清。乱离惊昨梦，漂泊念平生。泪眼依南斗，难

忘故国情。”诗人望风，望月，望南斗，那种刻在内心深处的无力感格外明显，难以排遣。乡愁客思忘是忘

不掉，但回又不能回，这种纠结矛盾难以抚平。此番折磨，堪比阮籍。那么诗人的选择，也只能如阮籍般

饮酒。《次伯坚韵》“急景只教人貌改，沧溟不放酒杯深”。“乱离惊昨梦”是一种个体心灵体验，“难忘故国

情”，这故国，是故园、故乡。因为对他来说，国家意义上的故国，是北宋，“南斗”下的“故国”只能是故乡

而非南方的宋，因为那不是“故国”。

姚孝锡也怀乡，有“衰年花近眼，久客梦还家”（《用峰山旧韵二首》），“节物惊心遽，丘园入梦频。东风

如解语，端笑未归人”（《春日书怀》）等诗句，与古今怀乡思归之情没有区别，看不出时代印记，与宋金兴

亡亦无关。

降金诗人抒发乡思羁愁，时代感并不强，几乎没有朝代兴亡之叹，是个人化的情感。

（二）体现个人化的价值取向

入金诗人诗歌内容涉及社会方方方面，但多数也无关乎为宋为金，体现出诗人个人化的价值取向。

降金诗人多不以金宋易代为意，他们诗中多反映个人的遭际与悲欢。如姚孝锡的《九日题峰山》：“不

须歌吹上丛台，千里晴川入座来。世事难凭休挂口，生涯见在且衔杯。无情趁暖花先老，有信迎寒雁已

回。遥想故园亲种菊，霜枝露蕊向谁开。”对世事变迁，姚孝锡“休挂口”“且衔杯”，完全不以为然，他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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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曾亲自栽种的故园秋菊。他仰慕忠贞不二的滕茂实，《题滕奉使祠》云：“本期苏郑共扬镳，不意芝

兰失后凋。遗老只今犹涕泪，后生无复识风标。西陉雁度霜前塞，滹水樵争日暮桥。追想生平英伟魄，凌

云一笑岂能招。”是对滕茂实人品的敬仰，也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取向。

与姚孝锡不同，施宜生是一个追求功名的人，至于这功名如何实现，是借助宋、金，还是借助造反的

农民军（他曾从农民军范汝为）[10]（P39），在他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他有诗云：“久坐乡关梦已迷，归来
投宿旧沙溪。一天风雨龙移穴，半夜林峦鸟择栖。卖菜无人求好语，种瓜何地不成畦。男儿未老中原在，

寄语鹍鸡莫浪啼。”“种瓜何地不成畦”，正是他人生态度的形象反映。使宋作《题将台》“梅花摘索未全

开，老倦无心上将台。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鸿时送客愁来”，“人在江南望江北”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施宜

生对于宋、金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当然，和很多金人诗一样，施宜生的诗有不少是流连光景、并无深意之

作，如《平阳书事》：“春寒窣窣透春衣，沿路看花缓辔归。穿过水云深密处，马前蝴蝶作团飞。”此类诗占

其诗一定比例。

马定国是仕伪齐诗人的代表，现存诗 31 首，仅有《宿田舍》中“天子蒙尘终不返，酒酣相对泪沾襟”
一联写到北宋灭亡诗人伤感痛苦之心情，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关于北宋灭亡对诗人心理影响的诗

句，更不用说天裂地陷之感。《登历下亭有感》：“男子当为四海游，又携书剑客东州。烟横北渚芰荷晚，木

落南山鸿雁秋。富国桑麻连鲁甸，用兵形势接营丘。伤哉不见桓公业，千古绕城空水流。”诗中抒发了渴

望建立功业的强烈愿望，但好像并没有为宋为金的选择。

需特别强调，即使写到宋金战争，在马定国心里引发的思考，不是孰兴孰亡的重大政治话题，而是影

响了朋友之间的联系：“军檄忽四驰，尺书无处寄。相见果何期，白日斗龙蛇。”（《怀高图南》）甚至写人生

失意，“贫觉酒杯真有味，病思丘壑岂无情”（《四月十日遇周永昌二首》其一），同样无关乎国家兴亡。

仕伪齐的文人朱之才，现存诗 17 首之中同样找不到任何朝代更迭的痕迹。其诗内容广泛，写南越
太后邯郸女故事的《南越行》；言尚俭刺奢，守贫是福的《后薄薄酒二首》；言崇正疾邪的《寓言二首》，

这些都解读不出与宋有关的感情。写春梅秀色妙香的《谢孙寺丞惠梅花》，记暴雨气势及瞬间雨停天霁

的《暴雨》，都咏物不见寄托。即使感怀诗《七夕长短言》的有感而发，《水月有兴》面对湖水明月的兴

发，都与改朝换代无关。其它诗《复用九日诗韵呈黄寿鹏》自述当年登科与今日落魄，也没有跨越朝代

的感觉；甚至《卧病有感二十韵》写人生失意，也是如此。朱之才叹历史，写现实，描写自然景物，时序节

令，感慨人生际遇，生老病死，几乎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独不以易代为意。

整体看来，经伪齐入金的大多诗人在宋受冷落排挤，甚至遭打压、被治罪，而出仕齐，齐又不过是一

个伪政权，被人讥讪，因此宋、金都难以成为他们追随的理想政权，诗歌只能无关乎宋、金。即使想要建

功立业，也难以落实到为宋为金。诗中表现的情感、志趣、价值追求，都是个人化的。

三、金初诗歌主题的生活化

入金文人各自平淡地写自己的生活，或描写生活场景，或关注四时花草，或歌咏饮酒归隐等。哪怕

使金被留诗人，绝大多数诗也是写日常生活。

（一）使金被留诗人诗歌的多样化

使金诗人中，宇文虚中、吴激的诗歌，写家国之痛的，往往被研究者拈出，这部分确实也最具感情冲

击力。但这只是其作品的一部分。其他作品，则主要描写在金日常生活。《全金诗》收宇文虚中诗 53 首，
其中写乡国之思、望归之情的不过十三四首，又有表达尽忠旧君、甚至欲发奋有为的五首。如《安定道

中》：“跛曳伤行役，光华误主恩。未甘迟暮景，伏枥意犹存。”《又和九日》：“老畏年光短，愁随秋色来。

一持旌节出，五见菊花开。”这些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他现存诗中，毕竟只占少数，其他 30 多首诗
并没有类似寓意，如《馆中书事》：“雨来蒸郁似江乡，雨过西风特地凉。尚有庭花供客恨，可无樽酒慰幽

芳。”诗中没有明确的情感取向。而且许多诗作写日常生活，内容丰富，有闲情闲韵，比如写秋日白菊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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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白菊》），鸳鸯忽去不返（《庭下养三鸳鸯，忽去不反，戏为作诗》）；写郊居疏懒适意（《郊居》），庭院赏景

（《岁寒堂》）；写向人借琴（《从人借琴》），催友饷酒（《泾王许以酒饷龙溪老人，几月不至，以诗促之》），等等，都

是写饮酒赋诗、郊游鼓琴的闲适生活。“停策仰檐朝觅句，披襟穿树晚追凉”（《郊居》）流露出诗人平和甚

至安宁的内心世界。也有闲情逸致下的游戏之作，如《四序回文十二首》，春夏秋冬各三首，属于文字游

戏，但又颇富意趣。因此，仅就宇文虚中诗看，也不是满纸羁愁，字字归思。

《全金元词》收吴激的词 10 首，几乎篇篇写南朝词客北朝臣的羁旅漂泊之情 [11]（P4-6），淋漓尽
致地抒写了“老作北朝臣”的感伤与无奈。但是他的诗却不同，在现存的 27 首中，看不到指向宋朝故国
的情感表达，怀念江南故乡之作也不占多数，只有《秋兴》《岁暮江南四忆》（四首）《秋夜》《张戡北

骑》《题宗之家初序潇湘图》，计 8 首，在其现存诗作中比例很小。绝大多数诗，还是写其正常的生活与
感受，给人印象深的如《槽声》：“聚檐秋雨喧疏溜，过竹春泉咽暗冰。门巷萧条三尺雪，琴书寥落一龛

灯。”¬虽然充斥着淡淡的寂寥落寞，但终究无关乎宋存宋亡。再如《穷巷》：“穷巷无来辙，贫家有旧醅。

窗明怜雪在，睡美觉春回。菜甲方齐拆，梅花亦半开。茅檐鸣好鸟，节物莫相催。”虽然贫家穷巷，却依然

好鸟相鸣，春回大地，窗明几净，神清气爽。其《宿湖城簿厅》：“日迟风暖燕飞飞，古柳高槐面翠微。卷上

疏帘无一事，满池春水照蔷薇”，心境闲静而平和。

不仕金的滕茂实和朱弁的诗歌亦如此。滕茂实的诗歌表现出他为民族气节视死如归的气概，如其

《临终诗并序》《天宁节有感》，曾令无数人感动。但他仍然有“过雨盘蔬日日新”（《雨后蔬盘可喜偶

成》），“熏风又见浴兰时”（《五日》）这样语气轻松、内容生活化的诗句。尤其是《立春》：“东皇布政物皆

春，山色禽声便可人。满谷和风消积雪，半窗晴日动游尘。宫花插帽枝枝秀，菜甲堆盘种种新。拘窘经时

成土俗，聊从一醉适天真。”诗中真切地写出立春时分自然风物、生活景况都十分可人，诗人的心情也是

愉悦和放松的，原因就是“拘窘经时成土俗”。

朱弁诗的三大主题是持节、反战、思乡，发自肺腑，深沉激烈，但是，所谓“出疆虽仗节，入国暂同

俗”（《炕寝三十韵》），同样努力入乡随俗的朱弁，用艺术的眼光、诗人的笔墨记录了他在金的日常生活。

描写北方冬天烧煤的情景：“飞飞涌玄云，焰焰积红玉。稍疑雷出地，又似风薄木。谁容鼠栖冰，信是龙衔

烛。”（《炕寝三十韵》）新鲜有趣，兴味十足。在初春以蔓菁作齑时，朱弁亦认为珍美可喜，“春畦芜菁苗，入

眼渐可喜”“持归作新齑，一饱竞鲜美”；饶有意趣地写道，“今来滞殊乡，白首家万里。犹能对荤膻，咀嚼

出宫徵”；崔致君赠与天花，他惊喜万分地写道，“堆盘初见瑶草瘦，鸣齿稍觉琼枝脆”“报君此诗永为好，

捧腹一笑万事置”。除了适应北方习俗的喜悦，朱弁诗还描写在金的许多美好生活场景，比如饮酒。秋天

新醅溢盆，朱弁开怀畅饮，满齿留香，“照人光入樽罍莹，流齿香随语笑喷。已拼扶头日三丈，朝酲未解任

昏昏”（《秋泉次韵》），酣畅淋漓，快意当前；比如煮羹，“手摘诸葛菜，自煮东坡羹。虽无锦绣肠，亦饱风露

清”（《龙福寺煮东坡羹戏作》），自适自足，云淡风轻。再比如中秋赏月，见不到月也非但没有愁情悲思，反

倒“默识嫦娥意，承平赏更新”（《丙申中秋不见月》）。因此，即使誓不仕金、守节不屈的朱弁，他的诗也不

全是客思羁愁，伤心痛苦，相反，也有满足愉悦。

可见，即使在这类诗人中，反映故国之思的作品也只是一部分。除去国破家残的苦痛之外，还有许

多意想不到的风物习俗，诗人们以积极的心态接纳甚至享受它们，努力过正常生活，用生活的乐趣消解

内心的苦痛，因此，绝大多数诗写日常生活，表达现实的生活感受。

（二）降金诗人除乡思羁愁，诗歌更多歌咏饮酒归隐

降金诗人仕途坎坷，因而他们亦仕亦隐或未仕而隐。诗歌抒写乡思羁愁之外，更多写饮酒归隐，抒

发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

既然现实严酷，仕途艰难，降金诗人的诗中总是流露出归隐之思。高士谈的诗中表现出弃官归隐愿

¬ 此诗，由《全金诗》录自《中州集》卷一蔡松年《槽声同彦髙赋》自注，原无题，《全金诗》为加《阙题》。既然蔡松年诗题《槽声同彦髙赋》，

则吴激原诗即题《槽声》，所谓“槽声”即槽床注酒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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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予所居之南，下临短壑，因凿壁开窗，规为书室。坐获山林之趣，榜曰野斋，且作诗约诸友同赋》：“我

本麋鹿姿。强服冠与簪。束缚二十年，梦寐游山林。”“日来官更忙，尘埃满衣襟。暮归唯惫卧，筋力殊不

任。常思返邱壑，岂愿纡朱金。”《春日》有句云：“醉乡如可隐，会放酒杯深。”

李之翰《题密云州学壁》：“崎岖到此兴何堪，况复风谣意未谙。旅舍萧条空自遣，胸怀磊落向谁谈。

留连暮雨侵疏牖，宛转飞云扫翠岚。因忆林泉归去好，一灯幽梦绕春潭。”虽胸怀磊落却命运多舛，诗人

抒发了不平之气，也流露出归隐之志。

写归隐之志的入金宋人，最突出的是蔡松年。身处高位，写诗表达厌倦官场、渴望归隐者，历来多

有，但都是嘴上功夫，官依然做，如唐释灵澈《东林寺酬韦丹刺史》诗：“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

人。”[12]（P4）但如蔡松年这样几乎首首诗说休官归隐的，还是极少数，或者说是独有。《晚夏驿骑再之
凉陉观猎，山间往来十有五日，因书成诗》云：“可怜岁月易侵寻，惭愧山川知我心。一行作吏岂得已，归

意久在西山岑。他年俗累粗能毕，云水一区供老佚。”强调归隐之志；《庚申闰月，从师还自颍上，对新月

独酌十三首》中，其一、其三、其五都表明了“适意在归与，肉食非我谋”的归隐之志。《小饮邢岩夫家因次

其韵》《师还求归镇阳》《渡混同江》《闲居漫兴》也都表明了归隐之心，《癸丑岁秋郊》“此生愈觉田园

乐，梦里晓山三四峰”，更是直接写出欲归隐田园，梦寐求之。隐居题材的大量出现与降金宋人尴尬的处

境、微妙的心理有密切关系。

蔡松年身处高位，归隐田园只不过是他的梦想与精神寄托；而姚孝锡最终无意于仕途，徜徉山水，真

正实现了归隐之梦。因此，姚孝锡更多是写自己闲适的归隐生活。他或饮酒，或写诗，“困病久惩耽酒癖，

爱闲犹有和诗忙”（《睡起》）；此外，读书、看山也是生活的重要内容，“耽书真是癖，惜酒近成悭。苔径行

搜句，茅檐卧看山”（《闲居》）。写诗饮酒是姚孝锡的精神慰藉，“夜永凭诗遣，颜衰得酒和”（《次韵秋兴》），

借此度过晚年客居生活。整体看来，姚孝锡虽偶尔思念远方的家，但生活是适意的，《村居偶成》“静爱

柴门野兴幽，杖藜徐步到岩丘。深林有兽鸟先噪，废圃无人泉自流。土瘠税租随力办，年丰禾黍过时收。

客来不虑无供给，白酒黄鸡亦易求”，他享受村居田园生活的平静与安宁，自由自在，无忧无虑。赵晦现

存的唯一一首诗《暮春》也写到类似宁静闲适的田园生活：“压枝梅子半青黄，叶底残红雨褪香。翠钿舞

风榆落荚，绿针浮水稻抽秧。酒浓犹觉春酲困，睡美方便午梦长。苦被啼莺诉花老，挥毫聊作送春忙。”诗

人暮春时节的诗酒生活尤其显得慵懒闲散。

总之，降金诗人大多写的是自己的平淡生活：饮酒归隐，山村景物，乡居生活等。

（三）经刘豫伪齐入金诗人多关注四时花草

伪齐政权毕竟为诗人们提供了安稳闲适的生活，诗人们自适自足，自得其乐，诗歌大多吟咏田园风

光、四时景物。

马定国关注最多的是四时花草，醉心于吟诵“小杯翻酒足自娱”（《秋日书事》）式的自足自乐，绘声绘

色地描写村居的四季景色（《村居五首》），不是“独往南塘探春色”（《雪霁》），就是“且伴丁香过寒食”（《寒

食》）；看遍“瘦松疏竹更苍凉”（《游何氏园》），又“时见鸳鸯下白沙”（《杨休烈村居》）。内心向往隐士生

活，“世道未夷聊小隐，不须辛苦著潜夫”（《秋日书事》），极少关注政治。

刘豫存诗 9 首，《杂诗六首》写田园四季风光，宁静和谐，清幽淡雅。《题泗泉》《苏门一首》《客
馆》，前两首吟咏自然景物，后一首抒写行役感受，都与宋、金没有丝毫关联。

祝简存诗 12 首。《下第鱼台东寺》《舟次丹阳》当为在宋创作，都是借景抒情，尤其《下第鱼台东
寺》，隐隐流露出落第后的失落心情。与之相较，祝简在金写四时景物的诗《杂诗二首》《春日》《夏

雨》《捡旱》都相对恬静祥和，即使写旱情，“草树连云绿间黄，年饥村落自荒凉。晚蝉抱树声声急，野菊

迎人细细看”（《捡旱》），荒凉之感不强烈，给人印象深的反倒是野逸之趣。此外还有写深夜独坐的《虚

极斋独坐》，感叹世情的《相国寺钟》等，都与为宋、为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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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縯存诗 5 首，除两首寄赠友人之外，其他 3 首都是写山居生活，闲散之中有想要归隐的情怀。张
子羽诗 3 首，两首写寺庙景物僧人生活，另一首《寿张和滑益之》同样也流露出归隐之志“鱼山早有终
焉计，少日应容解印章”。其他诗人存诗少。

（四）在金重取科名诗人的诗单纯写景咏物，没有明显寄寓

在金重取科名的诗人仕途顺畅，他们似乎已完全把自己当作金人，因此，诗中全然看不到朝代更迭

的影子，存诗较少，集中于写景状物。

赵悫很善于写景，写雪景，如《寒斋雪中书呈许守》，从形状、声音、颜色等不同方面对雪花做了新颖

别致的描写：“剪水作花开，纷纷天上来。声清偏傍竹，艳冷欲欺梅”；写黎明欲晓，“残星数徽小，斜月一梳

低”（《蜀山晓发》），描写细致，体察入微。晁会仅存《杜鹃》诗一首，“杜宇啼声枕上来，一声哀似一声哀。

千哀万怨无今古，唤得行人若个回”，只是泛泛写行人思乡。王竞仅存《奉使江左，读同官萧显之西湖行

记因题其后》：“云烟浓淡费临摹，行记看来即画图。云梦不妨吞八九，笔头滴水了西湖。”诗中写到西湖

行记、西湖景物，一虚一实，虚实结合，极具特点。

与由宋入金诗人不同，由辽入金诗人基本认同金政权，他们在诗歌中写出了与金政权“相爱相杀”的

种种复杂情感，有表达戮力同心的；有欲有所为而不能，无奈无助的。所有这些情感的产生和抒发，都与

金政权密切相关。因诗歌数量少，占比低，故不再赘述。

综观金初诗坛，宇文虚中、吴激在诗歌中表达入金宋人的故国之思和羁旅漂泊的悲凉，诗人与诗作

都是极少数，在整个金初诗中占比极小，不代表金初诗的主体倾向。实际上，入金诗人各自自由抒写着

自己的人生感受，或描写生活场景，或关注四时花草，或歌咏饮酒归隐等等，众音杂陈，并无主旋律。金

初诗坛风貌与诗人们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有着密切关系。

北中国宋金易代，大批诗人入金。虽然入金途径不同，政治态度与情感倾向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

的：他们都要在金政权下生活，如何在金生存才是摆在诗人们面前的切实问题，出仕是一种选项，他们中

的大多数也先后出仕。但在金初朝廷为官，入金诗人总是时时感到仕途艰险，即使如蔡松年这样的高官，

也在《漫成》一诗中发出“世途古今险，方寸风涛惊。封侯有骨相，使鬼须铜腥。誓收此身去，田园事春

耕”的感慨，官场的种种黑暗与不平可见一斑。诗人们辅佐帝王、成就功业的理想追求几乎无法实现，这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既然对仕途不再存有任何奢望，那么向往无功利世界，也就自然而然了。所谓“功业

本非吾辈事，此身聊复斗樽前”就是如此（高士谈《次韵饮岩夫家醉中作》）。

行道理想受挫，诗人们退而求佛道，追求诗意的生存，享受平淡闲适的生活，甚至寄情山水田园。蔡

松年诗句“道丧可奈何，抱琴酒一巵”（《淮南道中五首其三》），真切地道出了几乎所有入金诗人的心声。哪

怕使金被留不遣的诗人，消解亡国之痛以后，也努力适应在金的正常生活，继而享受生活的闲情逸致。由

此看来，金初诗歌绝大多数写生活场景、四时花草、饮酒归隐等，抒发个人化的思乡情感，反映个人化的

人生态度，既是当时生活的写照，也是诗人们心灵世界的抒写。

总的看来，金初诗多是个人化、生活化的。至于这种局面为何形成，需要更深入的探讨，那就不是本

文所能完成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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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etry of the Early Jin Dynasty and the Living Status
Of the Liao and Song Poets in Jin Dynasty

Yang Xiaocai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Zha Hongde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representative poets in the early Jin period are Yuwen Xuzhong（宇文
虚中）andWu Ji（吴激）,etc., who were officials in the court of Song Dynasty. The strong feelings of wandering
and the sense of mourning for the former dynasty in their poems is considered as the main tone of the early Jin
period poems. But after reading all of the poems in early Jin period, we find that kind of poetry is only a part
works of the poets who kept Ji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 great number of poems are composed because
of the poets’ personal misfortune, which is mostly related to the individual’s living conditions,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hange of Song and Jin Dynasties or the old emperors or old countries. Taking these works
expressing the mourning for the former dynasty as representative of poems in the early Jin period is as it were
hasty generalization. These works of a few poets are not enough to reflect the mind and mood of the literati of
an era. A large number of poets in the early Jin period express their own feelings of life or describe their life
scenes, or seasons, flowers and plants, or drinking seclusion, etc thought their poems. Its overall appearance
are personalized and life-oriented line drawing .

Key words poetry circle in early Jin period; living condition; Yuwen Xuzhong（宇文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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